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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边关界碑无论有多远有多高，我们

都要走近它、拥抱它。”

——题记

一

祖国西北边陲，阿尔泰山腹地。8

月中旬，喀纳斯湖西岸，一队人马疾驰在

密林狭窄的泥路上。河水隆隆的轰鸣

声，混合着赶马人的吆喝声，马蹄落在石

头上疾风暴雨般的踢踏声，让人情不自

禁地产生十万火急的紧张感。

最 紧 张 的 是 中 士 李 茂 余 。 8 月 11

日，他接到连长郑海鹏从连部打来的电

话：12 日收拢 20 匹军马，13 日将马赶到

喀纳斯湖湖头，14 日长途巡逻队伍向 4

号界碑进发。李茂余本想说说面临的困

难，但他听得出来，连长很着急，于是话

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从山城重庆入伍的李茂余，个子不

高，灵活、精干。当兵 7年，干军马饲养员

已经 3年。去年一位老兵退伍，他担任了

“首席”军马饲养员，这意味着他是连队

数十匹军马的“总指挥”。

放牧点离连部 40 多公里，虽然相隔

只有一两座山，但李茂余和另一位战友基

本上是独立作战。李茂余说：“养马最难

的是找马。”马放出去之后，不知它会跑到

何处，有时找马的人在马背上颠一天都不

见它的踪影。喝冰水、啃干粮、吃苦受累

都不算啥，关键是焦虑，担心军马会不会

跑远？会不会丢失？会不会越界？

兵未动马先行。此次巡逻走的全是

人迹罕至的地方，无明显道路，无手机信

号，无放牧群众，通行和生活保障难度

大，离开军马寸步难行。不愧是“首席”

军马饲养员，李茂余带领 6名少数民族护

边员连续赶马近 10 个小时，跋山涉水奔

袭 55 公里，按时将备好鞍具的军马护送

到指定位置，其间经历的艰辛自不待言。

二

14 日上午，雨雾笼罩在喀纳斯湖上

空。经过 1个多小时的汽车输送，再乘艇

40多分钟，由党政军警兵民组成的“六位

一体”联合长途巡逻队共 28人，从喀纳斯

湖南岸一号码头转运至北岸湖头。

湖边沙滩旁，二三十匹马拴在白桦

树或松树上，任雨水浇打，静静地昂首站

立，像士兵整装待发。参加巡逻的人员

下船后，码头上一片繁忙。紧马肚带的，

捆马褡子的，往马背上装干粮等物资的，

穿雨衣套绑腿的……笔者此时的心情既

兴奋又有些紧张不安。

队伍集合完毕，带队执行此次巡逻

任务的阿勒泰军分区司令员陈意做简短

动员。他说：“4 号界碑是军分区守卫的

海拔最高、距离最远、路途最险、气候最

复杂的界碑之一。界碑是祖国尊严的象

征，无论有多高、有多远、有多险，我们都

要勇敢地走近它、拥抱它，这是戍边人的

职责和光荣。”

其实，阿勒泰军分区官兵心里都清

楚：4 号界碑离阿尔泰山主峰友谊峰仅

数十公里，矗立在最大的冰川喀纳斯冰

川上，离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四国交界处很近，距离最近的边防连连

部直线距离并不算太远，但要真正抵达

似乎隔着千山万水。

“能到 4 号界碑去巡逻的，在军分区

都是英雄。”这是官兵们的心里话。

出发前，笔者随队采访时在白哈巴

边防连听到与巡逻 4 号界碑有关的 3 个

故事——

2019 年 8 月 2 日至 8 日，陈意第一次

带队巡逻 4 号界碑。那一次，他的坐骑

受惊，他被重重地从马背上摔出去几米

远。笔者向他证实此事时，他说：“我对

你说实话，当时巡逻队员看我笑着从地

上爬起来又上了马，实际上我的后背痛

了两三个月。”

王志强，作为连队参加过 2019 年长

途巡逻 4 号界碑的两名战士之一，在战

友们心中的“地位”颇高。可遗憾的是，

那次王志强停留在了山下，离界碑只有

几公里远。当时有几匹马严重受伤，必

须有人让出自己的马给更需要的人骑。

王志强听完安排后，二话没说，把马缰绳

恋恋不舍地交给了别人。一转身，他摘

下自己的作训帽交给一位战友，让他带

到界碑上去。笔者看到当时的一段录

像：那位战友手拿王志强的作训帽，庄重

地站在界碑旁，说：我的战友王志强很遗

憾没有走到 4 号界碑，他让我用他的军

帽代表他向界碑致敬，向祖国敬礼。看

到这段视频时，笔者的眼眶湿润了。

哈萨克族战士阿合卓勒，本来铆足

了劲想参加 4 号界碑巡逻。没想到，在

参加 6 月份另一次界碑巡逻时，因道路

狭窄陡峭，路面湿滑，阿合卓勒骑的马马

蹄打滑，一脚踏在了蛇腹型铁丝网上，马

顿时乱蹦乱跳，将阿合卓勒摔在铁丝网

上。接着，马又拖着铁丝网和他跑了几

米远……4 个多小时后，他被战友们护

送到山下医院，受伤的右小腿和臀部整

整缝了 41 针。见到笔者时，他刚刚出院

归队，走路还有些不稳。说起不能参加

这次巡逻，他说：“我们连守卫着漫长的

边界线，重要哨位和执勤点多。等我伤

养好了，参加长途巡逻的机会还很多。”

三

“准备出发！检查马鞍，检查物资，

检查武器装备……”

“上马！出发！”

11 时 50 分左右，白哈巴边防营代理

营长李雪飞高声下达着口令，马队按序

号钻进了莽莽原始森林。

头天晚上一夜大雨，原来狭窄的马

道此时变得更加泥泞，马踩上去深一脚

浅一脚，不时打着趔趄，几次差点跪倒在

地。笔者在马背上被颠得前俯后仰，吓

得双手紧紧抱着马鞍，不一会儿全身就

被汗水湿透了。

大约走了个把小时，大家才稍稍松了

口气，抬头看了看四周，马队前后距离拉

开百十米长。路两边的森林茂密，高耸入

云；地上花草斑斓，香气袭人；天空湛蓝，

阳光穿过树林洒在草地上，马队穿行其

间，恰似一幅鲜艳夺目、色彩浓重的油画。

是不是高兴得太早？走到一座木

桥前，不管怎么拽缰绳，马就是不上去，

拧着脖子要往桥左边走。笔者见左边

是大石坡，马踩上去容易滑倒，便勒住

缰绳不让它前行。此时，后面的马又涌

了上来。正在手足无措之时，哈萨克族

护边员雪苏荣骑马回身牵过笔者的马

缰绳，想从右侧下坡绕行。没走几步，

他 的 马“ 啪 ”地 一 声 重 重 滑 倒 在 石 坡

上。好在雪苏荣是骑马高手，一点都没

有惊慌，干脆顺势下马。等他的马站起

身，他就牵着笔者的马和他的马从桥上

通过了。过了桥，雪苏荣说：“还好，我

的马摔倒了，你们的马没有受惊，要不

就有麻烦了。”

中午休息一会，接着赶路，至 16 时

许，终于到达第一天的宿营地阿克吐鲁

滚管护站。此站是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森林管护人员季节性住宿点。几间

木屋坐落在雪山脚下一片开阔平缓的草

地上，给人温馨之感。管护站工作人员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牵马、腾房、倒茶、做

饭，真像一家人一样。

下马时，笔者的腿脚已僵硬酸痛得

迈不开步。歇了好一会儿才有所缓解。

解下沾满泥巴的绑腿，脱下雨衣雨裤，用

手一摸，穿的 6 层衣裤都已潮乎乎的，一

问才知是汗水出不去捂湿的。

待笔者将气垫床床垫充满气、铺好

睡袋，才发现 4 名连队护边员都在忙碌

着，有的在钉马掌，有的在给马喂药。哈

兰别克、布云克西克、马木尔别克、雪苏

荣，他们 4 人都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

白哈巴村村民，与白哈巴边防连官兵是

邻居，仅仅相隔一道铁丝网。

护边员们的队长哈兰别克一边卸马

鞍、解缰绳，一边说：今天有几匹马受伤了，

有的是被马肚带磨伤的，有的是马蹄被石

块刺伤的。那匹病马是路上喝冰水太多导

致肠胃病，刚一到这里就倒在地上口吐白

沫。“怎么办？”有人着急地问。哈兰别克轻

松地说：“没事，在它鼻子上划一刀，放点血

就好了。”“你真能干！”大家都夸他，他有点

害羞似的笑笑说：“我们牧民都懂。”

哈兰别克是连队护边员中的“元老

级”人物，是 4 号界碑立碑的见证者，他

说“那一次是拉着马尾巴上去的”。他

还参加过 2019 年的 4 号界碑长途巡逻。

他对笔者说：你们今年运气好，2019 年

那次长途巡逻遇到高温天气，森林里像

蒸笼，蚊子黑压压地追着人和马跑，最多

时一巴掌能抓几十只。好多人都被叮得

鼻青脸肿。

吃 过 晚 饭 ，帐 篷 旁 燃 起 了 熊 熊 篝

火。几名官兵和护边员围坐在一起，边

聊天边烤浸湿的鞋袜和衣服。当笔者

感谢护边员雪苏荣上午帮忙牵马过桥

时，他说，负责你们的马上安全是我们

的职责。他最担心的是过河时马摔倒，

两三年前有位科考人员就是这样溺亡

的；还有马受惊，他见过被马活活拖死

的；他还怕遇到哈熊，他说哈熊能一掌

将马打翻在地，但真正怕哈熊的不是人

而是马，马一见它就惊，马受惊后极易

将人摔伤、拖伤。

四

从阿克库勒管护站到 4 号界碑，高

程近千米，路程不足十公里。从数据上

看，17 日的巡逻应该不太难，但是我们

想错了，此次巡逻最危险最艰难的路段

开始了。

先 上 一 个 陡 坡 ，再 下 坡 ，之 后 横

向 出 现 了 一 个 长 长 的 乱 石 滩 。 乱 石

滩 横 在 半 山 腰 上 ，一 边 是 望 不 到 头 的

陡 峭 山 脊 ，一 边 是 深 不 见 底 的 河 谷 。

马 已 找 不 到 明 显 的 路 印 ，只 能 低 着 头

在 石 缝 中 小 心 翼 翼 地 寻 找 下 脚 处 ，马

蹄 铁 掌 与 石 块 的 撞 击 ，好 像 能 迸 出 火

星 ，让 人 心 里 一 阵 阵 发 紧 。 一 名 护 边

员 神 情 严 肃 地 反 复 提 醒 大 家 ：“ 危

险 ！ 危 险 ！ 跟 着 马 走 ，大 家 保 持 身 体

平 衡 就 行 了 。”有 的 路 段 ，马 也 停 下 脚

步 不 肯 往 前 走 ，是 因 其 险 而 胆 怯 ，还

是 因 其 难 而 不 愿 走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总 之 使 劲 抖 动 缰 绳 它 也 不 听 招 呼 ，许

多 人 只 好 下 马 牵 着 它 走 。 一 步 一 步

挪 动 ，一 个 多 小 时 后 ，好 不 容 易 熬 过

了这段“绝命坡”。

小憩一会，继续前行，爬过一个长长

的斜坡，至山顶，终于看到了雪白的冰

川，冰川旁边是高耸的 4 号界碑。千辛

万苦，我们为它而来！

看到界碑，像看到久别的亲人，心脏

怦怦直跳。大家翻身下马，不顾疲劳，奔

跑过去，向界碑庄严敬礼。最后，大家展

开国旗，围着界碑照了一张合影。一位

哈萨克族护边员说：用我的手机照，回去

放大了挂在家里。此刻，自豪与光荣写

在每个人的脸上。

巡 逻 官 兵 顾 不 上 休 息 ，有 的 对 照

地图进行边界走向、地形勘察，有的举

着望远镜瞭望对面情况。摄像员徐明

远 操 作 无 人 机 ，升 上 高 空 ，越 过 山 头 ，

绕 着 冰 川 ，收 集 边 界 地 形 地 貌 有 关 数

据。

依依不舍，队伍踏上归途，走了好

远，回头看，摄像员徐明远还在收拾无人

机，他落在了队伍的最后。

徐 明 远 是 一 位 入 伍 4 年 的 大 学 生

士 兵 ，到 部 队 后 身 兼 数 职 ，写 报 道 ，搞

摄影，会录像，还能熟练操作多种型号

无人机，且样样都干得出彩，官兵都喜

欢 他 ，亲 切 地 叫 他“ 徐 记 者 ”。 让 笔 者

佩 服 的 是 ，来 自 河 北 平 原 的 徐 明 远 马

骑得特别好，能在飞奔的马上照相、录

像 。 一 路 上 ，只 见 他 骑 在 马 上 如 履 平

地 ，跑 前 跑 后 ，不 知 疲 倦 ，真 有 点 专 业

记者的范儿。

俗 话 说 上 山 容 易 下 山 难 。 还 真

是。下山时，人马重心向下，身体必须

尽最大可能往后仰，加上全身酸痛，使

不上劲儿，极容易从马上摔下来。下山

后，徐明远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他在

追赶队伍时，马失前蹄，受惊后跑了好

远才被护边员抓住。好在他没有被摔

到山下一侧，否则从几十米高的悬崖掉

进河里，人都可能找不到。笔者一时找

不到什么话来安慰他，喃喃自语：“平安

就好！平安就好！”

下 山 后 ，行 至 一 片 开 阔 草 地 ，马

儿 都 十 分 兴 奋 ，任 凭 主 人 使 劲 拽 缰 绳

都 拽 不 住 ，一 个 劲 儿 地 往 前 飞 奔 。 团

机 关 一 位 股 长 骑 的 马 膘 肥 体 壮 、好 胜

心 强 ，因 脾 气 急 躁 被 人 取 名 为“ 无

常 ”。 它 跑 起 来 不 跑 到 队 伍 最 前 面 不

罢 休 。 在 一 拐 弯 处 ，股 长 被 重 重 地 摔

到 草 丛 中 ，好 几 分 钟 失 去 了 知 觉 ，庆

幸 的 是 身 体 并 无 大 碍 ，稍 做 休 息 后 他

又 骑 马 上 路 了 。 这 是 此 次 巡 逻 中 最

大 的 一 次 险 情 ，细 想 起 来 十 分 后 怕 。

事 后 ，股 长 对 笔 者 说 ，太 丢 人 了 ，我 这

个 老 边 防 本 不 该 出 这 种 事 。 笔 者 安

慰 他 说 ：“ 这 就 是 边 防 军 人 ，危 险 常 常

不期而至。”

笔者的坐骑叫“铁手”，老实，性子不

急。上山时，笔者给它鼓劲：“兄弟，加

油！”过河时，叮嘱它：“好战友，别着急，

踩稳了再走！”见其他马飞奔，哄它：“咱

不急！慢慢跑，跑快了危险！”“铁手”好

像能听懂话似的，一路上我俩都没有出

大的险情。

“ 哈 熊 ！ 哈 熊 ！”领 路 的 哈 萨 克 族

干 警 恩 特 别 克 突 然 高 声 大 喊 ，队 伍 一

下 子 紧 张 起 来 。 仅 几 秒 钟 时 间 ，只 见

一只黑灰色小熊仔摇摇晃晃地钻进了

树林。“大哈熊在不远的地方！”护边员

雪 苏 荣 提 醒 说 。 陈 意 司 令 员 命 令 道 ：

“拿枪的往前走，队伍跟紧！”马儿此时

很敏感，好像感受到了周围的危险，打

着响鼻，紧紧挤靠在一起，低着头奋力

往前走。阿克库勒管护站站长波拉提

别克，14 日送 5 匹参加此次巡逻的马到

湖 头 ，途 中 见 到 了 一 只 大 哈 熊 和 两 只

熊 娃 子 。 他 说 老 熊 大 得 很 ，比 马 高 得

多 ，马 一 见 就 惊 吓 得 猛 跑 ，将 他 摔 下

马，腰背一直在隐隐作痛。几天来，我

们 多 次 在 路 上 看 到 熊 的 脚 印 和 熊 粪 ，

看 来 那 些 令 人 生 畏 的 家 伙 ，随 时 都 跟

在我们身边呢！

五

18 日下午 3 时 53 分，巡逻队伍回到

喀纳斯湖湖头。首长讲评完毕，大家归

心似箭，快速登上巡逻艇。

巡 逻 艇 缓 缓 启 动 ，全 艇 人 员 都 在

向窗外招手，我看见码头上空荡荡的，

只 有 身 着 作 训 服 的 李 茂 余 ，孤 零 零 一

个人在向我们频频招手。他咧着大嘴

向我们使劲笑着、笑着，他的身后是洁

白的雪山、翠绿的森林，还有一群剽悍

的 军 马 。 他 还 要 赶 着 20 匹 军 马 走 近

10 个 小 时 的 山 路 ，才 能 回 到 牧 马 的 地

方。

六

长 途 巡 逻 结 束 后 ，同 行 的 阿 勒 泰

军分区侦察科科长陈延峰发给笔者一

组数据：此行 6 天 5 夜，行程约 320 余公

里，党政军警兵民 28 人参加，12 匹马受

轻伤，有 6 人摔下马但身体无大碍，完

成了 4 号界碑以及周边区域勘察、无人

机 首 次 重 要 地 段 录 像 、重 要 路 段 道 路

建设及 10 多座木桥毁损情况评估等多

项任务。

此次巡逻，正值喀纳斯景区旅游黄

金季节，一路风光无限。官兵们说，阿尔

泰山又名“金山”，也有“寒极”之称，大多

数边防哨所和执勤点大雪封山期达半年

之久。严冬，才是他们真正的艰难时刻！

艰难险阻，牺牲奉献，是对守边人的

磨炼与考验，也正是他们的魅力与荣光

所在！

巡逻，向着冰山之巅
■欧世金 李 蕾

夜色停住了翅膀

黎明张开了翅膀

飞翔紧接着飞翔

谁用千万吨色彩

为高速路镀层层辉煌

我的心和车轮一起飞扬

梦在前方，诗在前方

隐隐向后退去的

黝黝峰影，模糊扑面的

绿树村庄，健步追随的

流霞，吻着清风的面庞

年年月月，桃花吐红，雪花飞白

牵起大海码头、茫茫草原和群山

连起遥远天际

高速路是流淌的河水

各色汽车奋臂畅泳

无声地竞争速度

计程器提醒，上了这条路

就是要快，不能慢

名字好听的台风，产于

远海，爬上陆地还那么凶

我看到，炸雷煸动滚石

暴雨联合浊乱，在高速路上

撒布狼藉和污浊

制造减速或者停顿

一边清障，一边行进

逆风碾过湿滑，没有停滞

如水的阳光哗哗泼洒

已经赶过的路，在身后闪亮

前边的路，还得继续赶

阳光灿烂，日月争渡

梦在前方，诗在前方

赶路记
■吴纪学

秋风拂去尘嚣 秋水洗去铅华

把士兵对家的渴望

拉成一缕细长

一夜几还乡

总也走不出那张痴情的网

把牵挂与向往

装满 划向炊烟袅袅的故乡

多想知道

茧花满手的父亲

是否正把成熟的田野搬回村庄

多想告诉妈妈

秋日的军营也在收获

沙场砺兵的硝烟中

战友高高举起的半身靶牌

醉红了我胸前的军功章

秋 思
■晏子袆

远远地望去，碧蓝大海上的一点

白，如挂在青花瓷碗上的一滴乳汁。纯

洁的闪耀，温暖的召唤。

一个很小很小的岛屿，就像一只沾

满月光的手拍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但

它戳下的却是中国的指印。

小岛布满零碎的珊瑚礁石和贝壳，

仿佛一身耀眼的鳞甲，有武士的风度。

我想赤足感受这珍珠的陆地，但收到的

却是尖利的刺痛，趔趔趄趄，于是复又

穿上鞋，漫步而行。

小小的岛屿肩起浩瀚的大海，年轻

的士兵也有了博大的心胸。昂首于哨

位，他们与大海一起呼吸——守卫海

疆，炯然的目光里闪着炽热的忠诚。

离开小岛，我又深情地回眸，迎风

招展的国旗似滚烫的热血，我下意识地

握紧了拳。

海风也温柔

她们来了——漂亮的女兵。

大海加密了波浪，海风亦变得娉

婷。天边的圆月，投下柔柔清辉。

她们是玫瑰花，却有虎的威风。说

话，甘泉一样甜美，呐喊起来却有耀眼的

锋芒。她们看似柔美，可一旦加入烈日、

狂风和涛声就有了刚性，透出坚硬的质

感。而凝脂的皮肤则成了光鉴的红铜，

对灿烂的梦想有着较强的导电性。

她们带着使命而来——星空的键

盘簇拥着她们灵巧的指尖，神秘的电

波穿越银河，聪慧的明眸嵌入执着与

忠诚。

漂亮的女兵——她们一登上小岛，

三角梅和太阳花就更鲜艳了，它们不想

甘拜下风。而男兵们走路则更带劲儿

了，训练场上的口号高亢而勇猛。谁不

想被青睐、被注目，成为最闪耀的那颗

星。如果哪一朵花喊了谁的姓名，他心

中的那根弦就会悠扬许多天，余音袅袅。

白天，她们的身影闪现，海风也变

得温柔。夜里，女兵窗口的灯光染亮了

涛声，也染亮了战士甜美的梦乡……

肩起浩瀚的大海
（外一章）

■张少恩

唇齿相依，纵然远离故土，也要把

佑护家园的责任——扛起来

那是怎样一种担当

严冬里毅然撑起春天的葳蕤

水结冰了，但还有热血

泥土冻得硬如石头，但青春

依旧挺拔参天

既然是红色的基因

风雪，饥饿，乃至粉身碎骨

也无法阻止他们用滚烫的忠爱

把英雄传奇写进战旗

——山河无恙，英雄回家

英雄回家
■王德兴


